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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的 “神化”
———唐宋诏封庄子真人、 真君的道教史意义

刘　 平

摘　 要: 唐玄宗、 宋徽宗诏封庄周 “真人” “真君” 之号, 可被看作唐宋朝廷对道家先贤加以官方 “神

化” 现象的代表, 在道教神灵、 道教经典发展层面具有重要影响。 庄周先后被封 “南华真人” “微妙元通真

君”, 体现了 “神权君授” 的一面; 同时, 朝廷通过君权赋予的 “神性”, 可以进一步达成君权神授、 神权

反哺君权的目的。 唐玄宗、 宋徽宗对庄子的诏封, 推动了庄子的神化, 并通过政治性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广庄

周的新称号, 推动 《南华真经》 的流传, 使庄子的神性形象前所未有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 由此, 唐

宋以降, 文人墨客笔下出现了不少 “神性” 的庄子形象, 在不少神话与民间信仰中也开始出现 “南华真人”
之神迹。 庄子的 “神性” 封号与世俗权力息息相关, “神权君授” 的背后是强烈的君权神授的需求, 而非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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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思范 《“南华” 起源考》 (《中国道教》 2002 年第 3 期) 列举唐宋之前庄子与 “南华” 关系的数条史料, 认为庄

子号 “南华” 应该不晚于南朝梁代。 方达 《庄子何时始称 “南华”?》 (《文史知识》 2008 年第 4 期) 根据两道碑
记 (杨炯撰 《源州百泉县令李君神道碑》 和于敬之撰 《桐柏真人茅山华阳观王先生碑铭》) 认为, 在唐玄宗天宝
元年诏封庄子为 “南华真人” 之前, 庄子已有 “南华” 的称号, 甚至已被尊称 “南华真人”, 作者还引唐初成玄
英 《庄子疏序》 所云证之: “其人姓庄名周, ……师长桑公子, 受号南华仙人。” 按, 据称庄周辞去漆园吏一职之
后, 归隐南华山, 南华山现已无存, 有人依据史料考证, 认为南华山位于今山东东明县北境。 前述两文, 作为
“札记” “随笔”, 称唐玄宗诏封庄子之前已有 “南华” “南华真人” 的名号, 与庄周归隐南华山之说有关, 但与
唐玄宗诏封 “南华真人” 之事在道教史上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

②　 《册府元龟》 卷五十四,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年影印本, 第 597 页。
③　 《宋史》 卷二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年, 第 404 页。
④　 唐朝皇室奉李耳为始祖, 尊崇道教, 不断加封李耳: 唐高宗李治于乾封元年 ( 666) 二月追封为 “太上玄元皇

帝”, 唐玄宗李隆基天宝二年 (643) 正月加尊号 “大圣祖” 三字, 八年 (649) 六月又加尊号为 “圣祖大道玄元
皇帝”。 天宝十三载 (754), 唐玄宗又追尊老子的圣号为 “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见 《旧唐书》
卷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第 90 页; 《旧唐书》 卷九, 第 223、 227 页。 这一现象也影响了庄子、 文子、 列
子等人名号的加封。

上帝、 真主、 神佛是宗教信仰的终极神灵。 宗教的出现, 与人 (创教者) 有关; 宗教信仰之发

展, 也离不开由凡人而神、 而佛之事, 如关羽 (佛教之伽蓝、 道教之关圣帝君)、 林默 (妈祖-天

后)、 金乔觉 (地藏菩萨) 等。 在中国道教史上, 李耳、 张陵、 关羽的成神, 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事

情。 但对于庄周, 人们往往以哲学家、 文学家视之, 对于他的成神之路及其在道教史上的影响, 却鲜

有关注。①

唐宋两朝, 生活于战国时期的庄周曾两次受到皇帝诏封: 其一为天宝元年 (742), 唐玄宗 “追

号庄子为南华真人, 所著书为 《南华真经》”;② 其二为宋徽宗封庄子为 “微妙元通真君”。③ 唐玄宗、
宋徽宗这两次对庄周的诏封, 可被看作唐宋朝廷对道家先贤加以官方 “神化” 的代表,④ 在道教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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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 道教经典发展层面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阐幽发微, 从庄子在唐宋时期的两次诏封入手, 讨论两位

皇帝诏封庄周 “南华真人” “微妙元通真君” 的经过及其道教史意义。

一、 神权君授: 从 “南华真人” 到 “微妙元通真君”

在无神论者看来, 宗教神灵, 莫非人为, 即便是从宗教创生之内在理路而言, “神权人授” 也是

基本事实。 如, 南朝梁代道士陶弘景所著 《真灵位业图》, 便是人为编排的神灵神位系谱。① 同样,
中国两千多年专制集权社会 (即所谓 “封建社会”) 的历史上, 虽然未曾出现完整形态的 “政教合

一” 政权, 但君权神授历来是帝王张扬天威、 君临天下的依凭; 同时, 帝王封赠神位、 树立神权之

事多有。 故君权神授与神权君授是一体两面, 以至于宗教-神权-王朝-政治等因素的混合, 构成了中

华文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 “政教分离” 也是这种发展的一个结果。
天宝元年二月乙酉, 因正月间 “玄元皇帝降见于丹凤门之通衢, 告锡灵符”, 唐玄宗命新置玄元

皇帝庙; 辛卯, 玄宗 “亲享” 玄元皇帝于新庙, “并诏史记古今人表, 玄元皇帝升入上圣”。 三月丙

申, 唐玄宗追封庄子为 “南华真人”, 所著 《庄子》 为 《南华真经》。 后一月, 又号文子 “通玄真

人”, 列子 “冲虚真人”, 庚桑子 “洞虚真人”。 同时, 两京崇玄学各置博士、 助教, 并置学生一百

员。② 此为庄子受封南华真人之始。 天宝四年 (745), 玄宗诏称 “其余编录经义等书, 宜以 《道德

经》 在诸经之首, 《南华》 等经, 不宜编列子书”,③ 明确 《道德经》 《南华真经》 在诸经义中的特殊

地位。 至北宋时, 宋徽宗尤崇道教, 积极推动道教活动, 宣和元年 (1119) 六月甲申, 宋徽宗晋封

庄子为 “微妙元通真君”, 列子为 “致虚观妙真君”, 仍行册命, 配享混元皇帝 (即老子)。④

在道教神灵体系中, “真人” 者, 即修仙得道之人, 或类于 “仙人”, “体洞虚无, 与道合真, 同

于自然,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通”;⑤ “真君” 者, 指代神仙之属, 如张君房所辑 《云笈七

签》 云: “太一真君者, 是北极太和元气之神。”⑥ 由此可见, 唐玄宗与宋徽宗对庄子的两次追封都以

“神化” 庄子为其方向, “此但为崇奉神道起见, 非怀贤褒德之举也”。⑦ 然而, 庄子的受封并非个别

现象, 在唐玄宗时期, 与庄子一并受封的还有列子、 文子、 庚桑子等人; 在庄子以前受封的更有被视

为李氏皇室先祖的老子。⑧ 在宋徽宗时期, 列子同样与庄子一同受封。 因此, 庄子的受封实为唐宋朝

廷一系列 “神性” 诏封之一。
“神性” 诏封之目的为何? 对于唐玄宗与宋徽宗而言, “神权君授” 并非仅为 “崇奉神道” 而行。

事实上, 通过君权赋予的 “神性”, 可以进一步达成君权神授、 神权反哺君权的目的。 例如, 以唐高宗、
唐玄宗为代表的初唐、 盛唐间的李氏君主, 即通过不断抬高老子的 “神性” 地位与强调李氏君主自身与

老子的血脉联系, 来显示李唐王室的 “神性”。 宋徽宗尤爱林灵素关于 “神霄玉清王者, 上帝之长子,
主南方, 号长生大帝君, 陛下是也” 的说法也是例证。 《宋史·方技下》 称, 林灵素因 “道遇皇太子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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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一个题外问题是, 一般排斥宗教者忽视了宗教之神灵神位确立后对于人间社会、 个人信仰的影响; 或者站在自身
及其所在利益集团的立场, 必须排斥宗教或宗教神灵。
《册府元龟》 卷五十四, 第 597 页; 《旧唐书》 卷二十四, 第 925-926 页。
《唐会要》 卷五十, 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第 23 页。
《宋史》 卷二十二, 第 404 页。
《无上秘要》 卷之一百, 明正统道藏本, 第 6 页。
张君房: 《云笈七签》 卷八十三, 《景印文渊阁四库丛书》 第 1061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年, 第 19-
20 页。
赵翼: 《陔余丛考》 卷十八, 清乾隆湛贻堂刻本, 第 8a 页。
唐高宗时首次给老子上尊号, 追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 创造祠堂, 御制文曰: “粤若老君, 朕之本系, 爰自伏羲
之始, 暨乎姬周之末, 灵应无象, 变化多方, 游元气以上升, 感日精以下降, 或从容宇宙, 吐纳风云, 或师友帝
王, 丹青妙化, 譬阴阳而不测, 与日月而俱悬。” (《全唐文》 卷十二, 清嘉庆内府刻本, 第 13b-14a 页) 其对老
子 “神性” 的强调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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敛避” 而遭宋徽宗 “斥归故里”,① 亦可旁证即使如宋徽宗般沉迷道家方术、 宠幸道士, 甚至自封 “教
主道君皇帝” 者, 其对道家真人的崇敬并不可与自己的君权相冲突。 不过, 正因为君权神授的 “天然”
需要与神权君授的 “现实” 行动, 庄子的神性形象才在王朝权力的作用下得到实质性的提高, 《南华真

经》 得以大规模推广, 既融入主流的意识形态, 也为道教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

二、 “南华真人”: 庄子的神话与神化

唐玄宗对庄子的诏封推动了庄子的神化, 并通过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地推广庄子的新称号, 推动

《南华真经》 的流传, 使庄子的神性形象前所未有地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之中。 天宝四年 (745), 玄宗

诏令 “其坟籍中有载元元皇帝 (即玄元皇帝) 及南华真人旧号者, 并宜改正”, 对庄子 “南华真人”
的名号作进一步的巩固。 如 《隋书·经籍志》 所载梁旷著三十卷 《南华论》,② 在 《旧唐书·经籍

志》 中则为 《南华仙人庄子论》,③ 可见其书在唐代即被更名, 而且其名称的变化与唐玄宗对庄子的

诏封有直接联系。 除了明令对过去书籍中庄子名号的改正以外, 庄子或庄周、 “南华真人” 与 《庄

子》 《南华真经》 (或 《南华经》) 的名号在君权强有力的推动下被广泛接受, 从而出现在诗词、 文

章、 小说乃至民间信仰的仪式之中。
(一) 文人墨客笔下的 “南华真人”
唐玄宗诏封庄子以后, 文人墨客笔下出现了不少 “神性” 的庄子形象。 如韩愈 《奉和杜相公太

清宫纪事陈诚上李相公十六韵》 中有 “四真皆齿列, 二圣亦肩差” 一句, 据廖莹中 《东雅堂昌黎集

注》 称, “四真” 即唐玄宗所封南华、 通玄、 冲虚、 洞虚四真人。④ 唐玄宗时的道士吴筠曾作律诗

《高士咏》 数十篇, 其中以庄子为写作对象的诗篇即以其新封号为题, 名为 《高士咏·南华真人》:
“南华源道宗, 玄远故不测。 动与造化游, 静合太和息。 放旷生死外, 逍遥神明域。 况乃资九丹, 轻

举归太极。”⑤ 字里行间, 已然将世人庄周完全神化, 对庄周的描写不似一位道家先贤, 更像是一位

真正的仙人。 王十朋在 《东坡诗集注》 中, 以 《南华真经》 指代 《庄子》: “郭象 《南华真经》 序

云: ‘上知造物无物, 下知有物之自造’。”⑥ 至明清时期, 恽格 《瓯香馆画跋》 云: “卧游一室, 如

南华真人化蝶时也。”⑦ 陈德正有诗 《怀仙歌》 称: “性命有门造化始, 南华真人古仙子。”⑧ 在这些

明清时期的文章与诗作之中, 庄子再次以仙人形象出现, 且其名号仍为 “南华真人”, 可见唐玄宗这

一诏封深远的影响力。
(二) 神话与民间信仰中的 “南华真人”
庄子的这类 “神性” 形象亦出现在白话小说乃至民间传说之中, 形成了以 “南华真人” 为中心

的仙人神话。 清代小说 《隔帘花影》 第三十五回 “莲净女看破往因度香玉, 侯瘸子参明宿业了残生”
中, 有一 “庄子叹骷髅” 的故事。 作者如此介绍庄子:

昔日战国初, 有一隐士, 姓庄名周, 道号南华真人, 本贯睢阳人也。 自幼读习经史, 曾为周朝

漆园小吏。 因妻丧鼓盆而歌, 弃职归山, 隐于终南山谷, 著有 《南华真经》 世传。 庄子在山修炼多

年, 成其仙道, 一日与道童说: “我和你深山苦炼, 虽得了丹道, 不到凡间济度众生, 也不能够完

这三千八百阴德之功, 只做得地仙, 见不得大罗玉帝。 今日和你上洛阳走一遭, 看有何人可度?”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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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史》 卷四百六十二, 第 13529-13530 页。
《隋书》 卷三十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年, 第 1002 页。
《旧唐书》 卷四十六,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年, 第 2029 页。
廖莹中: 《东雅堂昌黎集注》 卷十,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075 册, 第 184 页。
吴筠: 《宗玄集》 卷下,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071 册, 第 753 页。
王十朋: 《东坡诗集注》 卷十一,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109 册, 第 196 页。
秦祖永: 《画学心印》 卷五,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7 年, 第 136 页。
徐世昌: 《晚晴簃诗汇》 卷六十七, 民国十八年退耕堂刻本, 第 23a 页。
四桥居士: 《隔帘花影》 下卷,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第 425-4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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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隔帘花影》 虽然对庄子生平的介绍与事实出入不大, 但在此基础上, 庄子已完全被描画为一

个修炼得道的仙人形象, 显示出一种现实与神话交织的有趣情景。 值得注意的是, “南华真人” 的名

号在此已不再是唐玄宗的追封, 而被当作一个既定事实介绍给读者。 因此, 在 《隔帘花影》 作者的

刻画下, 出现了一个更生动的、 富有 “神性” 的 “仙人庄子” 的形象。 类似的故事与描写同样出现

在 《金屋梦》 等书中,① 似乎成为类似 《金瓶梅》 续书的一个较多出现的情节,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

人们对于 “仙人庄子” 较高的关注度和接受度。 地方志中亦记载了关于南华真人的神话, 如嘉靖

《广信府志》 记载铅山县鸿都观: “县东三十五里, 在天柱山西之巅, 昔南华真人炼丹其上,”② 庄子

的 “仙人” 形象跃然纸上。
在唐宋, “南华真人” 庄子的 “神性” 甚至还为一些民间信仰的仪式所用。 洪迈 《夷坚志》 记

载, 有位名为沈承务的道人能够与民间神灵 “紫姑神” 相沟通。 据称, 他在与紫姑神 “交流” 的居

室中, “供神九位, 标曰侍御玉虚真人、 太乙真人、 南华真人之类”。 而在神灵第一次降临时, 沈承

务会在室内预备的纸张上写下数字, 随后再 “报真人名称为何”, 紫姑神便开始解答其问题。③ 在这

类民间信仰的通灵仪式中, 庄子之 “南华真人” 的名号已然成为重要的神性中介, 而且, 与 《隔帘

花影》 《金屋梦》 中情节不同的是, 庄子的神性身份完全取代了其作为道家先贤的身份, 最终成为一

个名为 “南华真人” 的 “神灵”。 可以确认的是, 在这个并不足够明确的传播过程之中, 唐玄宗的诏

封是一切的源头, 也是最强而有力的推动。

三、 道教与神化的庄子

从前文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 唐玄宗与宋徽宗的诏封赋予庄子 “神灵” 地位, 推动了庄子的

“神化” 过程, 尤其是当封神的权力来源于君权 (或谓 “官方”) 时, 庄子的 “神性” 成为一种主流而

正确的认识, 较为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 以至于庄子的神灵形象逐渐与其他道家圣贤形象并列, 甚至取

代了庄子作为 “人” 的身份。 进而, 庄子的 “神化” 不仅可以在诗词歌赋、 小说笔记里寻找到痕迹,
其影响力还大量体现在其后的道教典籍之中。 与此同时, 神性的 “南华真人” (而非 “庄子”) 在宋徽

宗对道教的整理与设计中还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 由此可见, 庄子的 “神化” 不止意味着一项政治性行

动与接踵而来的自上而下的传播, 它对道教的发展和变化而言, 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 道教典籍与绘画中的 “南华真人”
在唐玄宗诏封庄子为 “南华真人” 以前, 道教已有神化庄子的倾向。 东晋 《太极真人敷灵宝斋

戒威仪诸经要诀》 云: “庄周者, 太上南华仙人也。”④ 梁朝陶弘景 《真诰》 载: “师长桑公子, 授其

微言, 谓之庄子也。 隐于抱犊山, 服兆育火丹, 白日升天, 上补太极闱编郎。”⑤ 陶弘景 《真诰》 及

其思想在上层社会中有较大影响力,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推测, 他对庄子的神化已经被当时相当一部分

贵族与士大夫接受, 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唐玄宗对庄子的册封提供了认知前提与思想基础。
唐玄宗诏封庄子以后, 在君权强有力的推动之下, 庄子 “南华真人” 的称号与这一称号带来的

“神性” 身份亦为各种道教典籍所广泛接受, 并在唐以后的道教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如贾善翔编

《犹龙传》 即以 “南华真人” 指代庄子: “南华真人曰: 道之真以治身, 绪余以为国家, 土苴以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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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① 类似的称呼方式也出现在 《玉诠》 中:
南华真人

真人姓庄名周, 甲辰年始降。
南华真人曰: 无相门头是释空, 有之一字显立宗。 坐断有无机自活, 今朝打破两家风。②

除了直接以 “南华真人” 指代庄子以外, 相当一部分道教典籍与道教人士还直接安排庄子 (南华真

人) 位列仙班, 如 《无上黄箓大斋立成仪》 “神位门·右二班” 一节中, “南华真人” 赫然在列, 其

位次列于太清之右, 与洞虚真人相邻。③ 又, 《云笈七签》 中录有一 “开示三真等经” 前应有的仪

式: “教令科云: 欲开示三真等经, 先须择甲子日, 净室烧香, 心存南华真人, 念三天真君同开作

证, 首东作礼四拜。”④ 据其叙述, 庄子 (南华真人) 几与 “三天真君” 并列, 而以更为神性的身份

出现在仪式之中。 又, 在 《宣和画谱》 “写神仙事迹一” 一节中, 有道士李得柔者, 作 “南华真人

像” 一幅,⑤ 绘画中神性的 “南华真人” 之像的出现, 亦可证实 “南华真人” 这一封号及随之而来

的庄子的 “神化” 对道教本身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从道教经典发展史来说, 历朝各类关于 《庄子》 或 《南华真经》 的注疏、 演义名目繁多, 成为

一大景观, 并有多种被收入 《道藏》, 如北宋太学教授李元卓著 《庄列十论》 一卷, 收入 《正统道

藏》 正一部; 北宋陈景元撰 《南华真经章句音义》 十四卷、 南宋林希逸撰 《南华真经口义》 三十二

卷, 收入 《正统道藏》 洞神部玉诀类; 明人焦竑撰 《庄子翼》 八卷、 附录一卷, 收入 《万历续道

藏》。 今人胡道静、 陈耀庭等主编的 《藏外道书》 (1992—1994 年出版) 则在第一册收入 《庄子解》,
第二册收入 《南华真经副墨》 《南华真经注疏》 《南华真经评注》, 第三册收入 《南华真经评注》 《南
华真经正义》 《南华真经识余》 《庄子评议》 等。 在 《藏外道书》 以外, 《道藏精华》 (1956—1979 年出

版)、 《庄林续道藏》 (1975 年出版)、 《中华续道藏》 (1999 年出版)、 《敦煌道藏》 (1999 年出版)、 《道
书集成》 (1999 年出版)、 《中华道藏》 (2004 年出版) 等当代大型道教典籍文库中, 也大量收录 (当然

有重复者)。 同样, 在 《四库全书》 这类大型官书中, 有关 《庄子》 或 《南华真经》 的注解本, 也多有

收录, 如 《南华真经新传》 《南华真经义海纂微》 《庄子》 《庄子注》 《庄子通》 《庄子翼》 《庄子集解》
等被收入 《钦定四库全书》 子部十四。 无论是从文化史还是道教史的角度来看, 这种对于 《庄子》 或

《南华真经》 的注疏、 流传、 推广, 都与庄子的被 “神化” 有着直接联系。
(二) 宋徽宗诏封 “微妙元通真君”
和 “南华真人” 相比, “微妙元通真君” 虽然也是一个神性的封号, 但由于唐玄宗已有的铺垫,

这一 “真君” 名号更类似于一种锦上添花的叠加, 因此 “微妙元通真君” 的影响力远逊于 “南华真

人”。 然而, 尽管 “南华真人” 更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在塑造庄子 “神性” 的过程中也更加重要, 却

并不意味着宋徽宗的诏封不应受到重视。 事实上, 随着宋徽宗对道教的尊奉而来的是君权对道教的控

制, 因此, 宋徽宗 “神化” 庄子的努力带给整个道教系统的影响并不亚于唐玄宗的诏封。 如 《续资

治通鉴长编拾补》 记载:
政和七年正月……癸丑, 秘书省言, 据左右街道录院申, 恭依圣旨指挥将所降道教五宗再行

条具, 立为永式: 第一, 天尊之敎以道德为宗, 元始天尊为宗师; 第二, 真人之教以清净为宗,
太上玉晨天尊君为宗师; 第三, 神仙之教以变化为宗, 太上老君为宗师; 第四, 正一之教, 以诚

感为宗, 三天法师静应真君为宗师; 第五道家之教, 以性命为宗, 南华真人为宗师。⑥

由引文可知, 首先, 从 “恭依圣旨”, “将所降道教五宗再行条具, 立为永式” 等语来看, 宋徽宗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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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对当时的道教系统进行整体性的规范与整理。 类似的规范与整理行动还包括: 颁布亲制 《圣济

经》, 建立道学, 统一学道内容, 令学者治御制 《道德经》 等。① 这意味着宋徽宗不仅通过宠幸道士、
广建道观、 沉湎祥瑞等方式显示其对道教的信奉与尊崇, 他还希望将道教纳入官方指定的架构中, 从

而达成中央权力对道教的控制。 与此同时, 具体到庄子本人, 宋徽宗认可唐玄宗诏封庄子的 “南华

真人” 封号 (这亦从侧面体现唐玄宗之封号的非凡影响力), 并将庄子与 “元始天尊” “太上玉晨天

尊君” 等并列, 令其成为所谓 “道家之教” 的宗师, 以上两点均显示出宋徽宗对庄子 “神性” 的认

同与认可。 两年后的宣和元年 (1119), 宋徽宗追封庄子为 “微妙元通真君”, 使庄子的 “神灵” 地

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② 由此出发, 庄子的神灵形象进一步巩固, 影响进一步扩大, 直至清朝时期仍

为人们所普遍认可。 可见, 宋徽宗的诏封庄子及其大力推崇道教的行为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认为, 庄子的神性 (包括 “南华真人” 的封号) 从一开始就为宋徽宗所承

认与赞同, 并在宋徽宗对道教的理解与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庄子的封号从 “南华真人” 到 “微

妙元通真君” 的 “进化” 或 “提升”, 则标志着继唐玄宗册封后的第二个 “神化” 庄子的高潮。 更

重要的是, 这一高潮的背景是宋徽宗对道教开展大规模的整理、 规范与控制, 以 “微妙元通真君”
为代表的庄子的第二次被 “神化” 高潮, 正是宋徽宗这种控制欲与控制力的具体表征之一。

结语: 唐宋诏封庄子的道教史意义

无论是 “南华真人” 还是 “微妙元通真君”, 唐玄宗与宋徽宗的诏封均以 “神性” 加诸庄子,
这是唐宋时期诏封庄子最显著的特点。 由于唐玄宗和宋徽宗对庄子的诏封都是在朝廷大力扶持道教的

大背景下进行的, 因此, 结合这两个时期君主竭力推行的其他崇道活动, 可以看到, “神权君授” 的

背后是强烈的君权神授的需求, 而非单纯的对 “虚无之教”③ 的崇尚。 因此, 从其诞生之初, 庄子的

“神性” 封号就与世俗的权力息息相关。
在神权君授的过程中, 庄子被神化, 乃至被奉为神灵。 唐玄宗的诏封与修改过去典籍中庄子名号

的诏令使 “南华真人” 之名在君权强有力的推动下被自上而下地传播与推广; 宋徽宗的诏封则伴随

其对道教的有意识的整理与控制而来———尽管人们对 “微妙元通真君” 的使用远少于 “南华真人”,
但这一封号也象征着庄子的第二次 “神化” 高潮。 君权带来的巨大推动力使庄子的神性形象受到前

所未有的承认与推广, 如神性的 “南华真人” 频频取代人性的 “庄子” 出现在诗词与文章之中, 作

为仙人而非先人的庄子形象也为白话小说、 民间宗教仪式与道教规范所利用。 在这一背景下, 庄子在

道教中的身份与位置也受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相当一部分道教典籍中, 庄子以神性的真人身份出

现, 甚至直接位列仙班而成为神灵。
总体而言, 在唐以前, 庄子从完全的道家先贤开始逐步被道教中人赋予一定的神性, 这一循序渐

进的过程直至唐玄宗诏封庄子为止。 君权的强势加入使庄子迅速神化, 成为一个道教的神灵, 并持有

“南华真人” 这一君主赋予的正式名号。 因此, 庄子的 “神化” 成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当庄子变

成位列仙班的 “南华真人” “微妙元通真君” 时, 我们可以看到道家-道教本身是如何在外部的、 世

俗权力的影响下发生改变的。
(责任编辑: 曹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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